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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心见性，侠骨柔情 

———评唐珍名《时光在陪伴中重生》

唐　伟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０８１）

［摘　要］唐珍名的《时光在陪伴中重生》，以博客文章结集，散淡而不散漫，禅意而不随意。抒怀儿女情长，闲聊家长里短，
品评人生百态，纵览世间风云，回溯过往故事温情脉脉，直击新闻片段真情款款。明心见性的文字，既见有大丈夫的侠骨义

胆，也藏有居家男人的似水柔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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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作的人当中有多少是作家？”法国文学理论
家拉巴尔特这一略带调侃意味的设问，与其说是含

蓄地表达了他对作家的某种不敬，还不如说是预见

性地道出了一个存在事实：在当今人人皆写手的自

媒体时代，于写作的人当中，那种以写作谋生的职

业作家，其占比率无疑是每况日下。客观而论，拉

巴尔特的独到预见，很难说究竟是一种深刻的先见

之明，还是误打误撞的歪打正着。但不管怎么说，

论者对作家这一社会角色的重新定义，倒是值得我

们予以重视，在拉巴尔特看来，“作家的名字叫作创

造者。”［１］即在他那里，每个用文字进行真正创造活

动的人都是作家———从拉巴尔特的意义上说，我们

又何必计较是不是只有那些诗人、小说家才是作

家，而我等同样用文字来表达自我、描绘生活的人

就不是作家了呢？

　　一　修辞立起诚

作家是创造者，若拉巴尔特所言非虚，那么我

们接下来就要问，什么样的写作，才称得上是创造

呢？因为“创造”本身即是一个十分模糊暧昧的

词———如果说洋洋洒洒的妙笔生花是创造，那么平

平淡淡的“我手写我心”是不是也算创造呢？所谓

“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其实在何种意义上评定以

文字为媒介的实践活动是否称得上是“创造”，并不

像想象中的那么容易———或也正是因此，中国古人

才有“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一说。而客观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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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以所谓方寸之心来检验文字实践活动是否为创

造行为，此又何其幽深微妙？特别是在一个极尽表

面功夫的世道，“真诚”二字经常被人挂在嘴边，所

谓的“感动”早已沦为一种彻头彻尾的表演。从这

个意义上说，重要的并不是操持文字的人如何自我

标榜真诚，而是看写作者如何对待文字本身。质言

之，一个以虔诚态度来对待文字本身的人，才有可

能真正做到“修辞立起诚”。从上述意义上说，自称

“文字是我的老表”的唐珍名，无疑是一名“修辞立

起诚”的创造者。

在《时光在陪伴中重生》一书中，自称“文字是

我的老表”的唐珍名，把自己的文学创作实践看作

是“孤芳自赏”，但其实唐珍名和他的这位“老表”

交情可不浅，甚至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个资深的

“文学青年”：十几岁起就在县里的刊物发表文学作

品，大学期间，曾荣获“长沙晚报杯”文学大赛三等

奖、湖南省大学生文学作品比赛一等奖等多个荣誉

奖项。而唐珍名的“老表”也并不像他说的那样

“孤单”———这不仅是说他作为大学新闻宣传事务

负责人，其文其论，往往是作为学校官方表述广而

告之，更重要的是，那些充满真性情的“老表”真的

拥有众多的粉丝，这其中既包括相识相知的同事、

同学和朋友，也包括很多素未谋面的同道中人。

《时光在陪伴中重生》是唐珍名的博客文集，曾

几何时，名人开博一度成为风潮。名人开博很大程

度上是为提升自己的人气，或为公众了解自己增设

一种互动的途径，但作为一名执掌大学新闻宣传事

物的高校管理工作者，唐珍名的结集博客文章出

版，则纯粹是一种个人爱好———也正是从这一意义

上说，文字之于唐珍名，不惟是工作所需，而更像是

一种灵魂修炼或精神体操。作为日常点滴的所见

所闻以及所感，结集在《时光在陪伴中重生》中的率

性而为的博客文章，抒怀儿女情长，闲聊家长里短，

品评人生百态，纵览世间风云，回溯过往故事温情

脉脉，直击新闻片段真情流露。我们看到，无论是

评阅世事，还是检审自己，唐珍名为人为文，都不脱

一个“诚”字———即使是在这些博客文章结集出版

时，作者也并未打算重新打磨雕琢，用唐珍名在书

的后记中的话说，这是“真正属于我自己的文字。

口无遮拦的文字，心无旁骛的文字。”其实不惟平时

的写作，唐珍名做到了修辞立起诚，即使是过年的

一条短信，在唐珍名看来，也是一件“很诚心的事

情，不说千里送鹅毛吧，至少是心诚则灵”。［２］８７

修辞立起诚，诚字见其心。唐珍名是否有佛

缘，我不得而知，但翻阅他的《时光在陪伴中重生》，

在多数篇章的末尾，竟会发现不期然地开出一朵禅

花来，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汩汩禅意，让人不由得想

到“明心见性”这四个字：“我的爱夜，未深，生死如

花。没有春秋冬夏”（《夜未深》）；“冷暖自知。常

常懂得冷暖、时刻记取冷暖，或许春天才会真的不

远了，不走了”（《结束就是开始》）；“是我去看海

鸥，还是海鸥在看我？我打量它们，它们也在打量

着我……看海鸥的时候，除了海鸥，就只有你自己”

（《在昆明看海鸥》）；“我理想的日子是：一张桌子，

几个谈得来的兄弟，轻松共事，以良心赢得五斗米；

一杯清茶，一叠稿纸，信手涂鸦，盘点生命的感受”

（《离开自己》）；“人生一场，活法无边。有爱在手，

就能忙中偷闲”（《活在自己的世界》）。尽管读多

了，你可能会怀疑这种卒章显志的模式，有某种作

文套路之嫌，但谁又敢说，那种禁不住的人生感慨，

不正是一种人到中年的参透与醒悟呢？

“明心见性”的字面意思，其实并不难理解，望

文生义也能猜到八九分，但作为一句字字珠玑的佛

语，其中的玄奥，却大有学问。大乘佛教讲的“明心

见性”，是指“见有为心相如幻不实、中无实我实法

可得的无为心性”，即见无为心性，就是真正的明心

见性，“始终体现在度化一切众生的现实生活

中”［３］。众所周知，佛教是以心为本的宗教，所谓

“即心是佛，修行切莫心外求”。佛常言心，在佛教

的语境里，心有真心、惊心、慧心、妄心、菩提心、慈

悲心之分。而由佛教演变而来的中国禅宗则更是

以“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为主

旨。所谓“念佛不在嘴，参禅不在腿”，在林语堂看

来，中国人受佛教的影响本来就“无远弗届”，“佛

教一面以哲学，一面以宗教两种性质征服了中

国”［４］，但林语堂先生或许忽视了最为根本的一点，

那就是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就佛教对中国人的日常

生活而言，任何其它宗教或许都无出其右者。从这

个意义上说，作为一名中国人的唐珍名，其《时光在

陪伴中重生》流露出浓郁的禅意，或许也用不着大

惊小怪———书的题目“时光在陪伴中重生”，不就恰

似某种悟境之语么？

尽管《时光在陪伴中重生》不时流露出一种禅

意的智慧，但该著所提供的，并不一味是那种绵软

的心灵鸡汤，在我看来，更难能可贵的，或许是书中

极具穿透力度的自我剖析。也恰是在这一意义上，

《时光在陪伴中重生》的“明心见性”才有了分量和

质量。在网上听闻平民英雄事迹，唐珍名抚案沉

吟，见贤思齐：一位叫李国喜的河南农民勇救三名

落水者而不幸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唐珍名在网上看

到的这则新闻引起了他的一番感慨，作者除了景仰

崇敬外，难得的是还有一种自省和自剖：

匆匆拜读着他的英雄事迹，内心中除了景仰、

感动、惋惜之外，更多的是一种别样的触动。想想

他那奋力的一跳，几入冰冷的河水，需要多大的勇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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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如果换作自己在事发的现场，我是不一定能够

做到的，至少我会犹豫一下。［２］１５６

这些挖掘自灵魂深处的文字，直抵人性的软

肋，需要一种正视自我的胆识，让人看到的是一种

直面灵魂真实的勇气。所谓“参禅不在腿”，唐珍名

对生活的感悟及对生命的哲思，更多的时候其实并

不是像看到此类具有新闻效应的外在事件时才有

感而发，而是源于他对人生的细微观察与真切

体悟：

很多时候，自己的体会总是流于肤浅。混沌

中，常常放大自己的优点，还不时地以己之短去搏

人之长；或者，拼命地追逐并不属于自己、也不是自

己真正需要的东西。以致即便有所斩获，睡也睡不

着，吃饭饭不香，并没有原本想象中的快乐。［２］１７７

不论这难得的顿悟超脱心境，是否是作者吾日

三省吾身的结果，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唐珍名

的经历心得，再次印证了中国的那句老话———念佛

不在嘴。换句话说，人生的得悟或不得悟，并不一

定以皈依佛门为准，而是看个人的修养和修为———

从这一意义上说，唐珍名源自日常生活的旷达通

透，不正是一种明心见性的人生智慧么？

　　二　情深而文明

如果说《时光在陪伴中重生》里那些发自内心

的带有禅意的肺腑之言，透露的是一种哲理式的人

生智慧，那么在我看来，文集中比这更光华灿烂、更

拍手叫好的，或许应算是作者回忆儿时农村生活的

那些篇章。在《老家的门前》《农活》《看店》等中，

我们不难发现，这些篇章的细节明显要丰富得多，

情感也更加饱满一些。从作者那些朴实无华、温润

如玉的文字中，扒茶籽、抓柴火、摸螺蛳、捉青蛙、稻

田照鱼等儿时场景，呈现出一幅幅生动鲜活的画

面，读来不仅饶有趣味，并且还有一种奇妙的身临

其境之感。

涨水的时候，我们便将小溪截取一段，两头用

泥巴堵住，将其中的水用桶舀干之后，便见活蹦乱

跳的小鱼小虾；或者不舀干水，用銳，一种用网绑在

竹竿上做成的工具，去水里捞，往往能捞些稍大的

鱼虾。

青蛙一般藏在池塘周围的灌木丛里，最好捉的

时候是正午。我们常常光着上身，只穿着一条短裤

在池塘边上，一手举着铁叉，眼睛死死盯着热得哈

气的青蛙，静静地游弋。趁其不备，就是一叉扔过

去，叉中之后，把青蛙取了，折断它的腿，放在扎在

腰上的蔑箩里。［２］１８６

此情此景，不由得让人想起鲁迅笔下那个略带

有野性的少年闰土来。回忆儿时点滴往事，这一段

段充满温情的文字，让尘封在记忆中的经历，重新

光亮起来，生动起来。对唐珍名来说，儿时的回忆

并不是一种无谓的怀旧，从某种意义上说，从农村

走向城市的他，其实骨子里仍藏有一种素朴的农民

情怀，或者干脆说，乡愁成了唐珍名在繁华都市安

顿其精神家园的凭借和救赎。我们看到，即使是在

省城安家立业，唐珍名也自谦地称是一个“到城市

觅食的乡下人”（《加一块》），永远都是“农民的

崽”，始终保有一名农家子弟的淳朴本色。也正是

因为他认定自己“生是山村的人，死也是山村的鬼。

改变不了，一辈子”（《别处的风景》），所以才每次

回乡，“看到那几十年都不曾改变的贫困模样，回来

之后，我总有一段时间不想出去吃饭，不想参加娱

乐活动。虽说吃一顿饭、洗一次脚不是几头牛，但

也是几担谷的花费啊！”（《有一些地方》）

《礼记·乐记》有云：“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

神”，情感深厚，文彩自会鲜明；气度宏大，就会变化

神奇。回忆童年趣事，唐珍名娓娓道来，情不自已，

而在笔端涉及到家人时，唐珍名柔情的一面更是一

览无余。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作为

人子，唐珍名“不见父亲时，总是想念他”；身为人

父，“儿行六里我担忧”；作为丈夫，“陪她。不止是

心疼。相守的是早已过往的诺言”。唐珍名除了对

身边妻儿家小的呵护担心，也有对那素不相识的陌

生人的同情理解，“本来不想买西瓜的，可是看见那

位不老的父亲带着两个年幼的女儿，站在摊位前无

人问津。经过他们时，两个小女孩巴巴的眼睛让我

心里猛然一沉。”（《大同世界》）老吾老以及人之

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不也不过如此么？坦率地

说，《时光在陪伴中重生》的某些文字，或因急就章

而显得意气浮露而章法不足，但较之于所谓名人的

博客，至少他的文字不做作，不矫情。而这些动情

动人的篇章，不仅文采斐然，而且读来让人为之动

容———在某些夹杂着地方方言的地方，你或许还能

感受得到作者骨子里的那股幽默劲来。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时光在陪伴中重生》多数

篇章是因妻儿父母或同事朋友而发，但文集中作者

并不都是细数儿女情长。在我看来，《时光在陪伴

中重生》倒是透露出一种侠之大者的宏阔格局，亦

即超越儿女情长的心忧天下之思。

对“侠”的描述，司马迁的《史记·游侠列传》

并不是最早的篇章，但应该是中国记述“侠”行流传

最广的、影响最大的典籍。在司马迁那里，游侠“其

言必信，其行必过，已诺必诚”。司马迁强调游侠

“救人于厄，赈人不瞻，仁者有乎”。而在余英时先

生看来，“侠”自东汉起便已开始成为一种超越精

神，突破了“武”的领域，“并首先进入了儒生文士

的道德意识之中。”［５］也因此，当我们论及“侠”对

中国文化的长远影响，不能不特别注意“侠”和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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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的关系。所谓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具体说

来，为国为民的途径方式，可以说是因人因时因地

而异：战争年代，金戈铁马，裹尸沙场，是为大侠；在

和平时期，身处陋室，心忧天下，也同样是大侠。侠

之大者，大到为国家民族捐躯献身，小至为兄弟朋

友两肋插刀。作为朋友哥们，唐珍名可以“为了一

个兄弟老婆的事，请另一个兄弟吃饭”（《动感》）；

作为部门领导，在他看来，“无非就是两条：一要为

集体，二要为兄弟！没有集体就没有个人；而事情

是兄弟们干的，就应该让他们得到应有的一份！”

（《心中有你》）

侠士侠士，“侠”与“士”历来不分家，我们看

到，唐珍名的侠情仗义，一方面固然表现在为朋友

多方周旋万难不辞、为同事四处奔走而在所不惜等

事情上，但在我看来，他的侠士精神，更重要的，是

体现在其作为湖南知识分子那种与生俱来的家国

担当精神，这种家国之思、民族之忧，不是一种空洞

的敷衍其事，而是生活细节与生活方式的真情流

露。比如，在汶川大地震时，作者虽忧心如焚，但限

于身份职业，唐珍名毕竟不能像军人那样亲赴赈灾

一线，而他的一个军人哥们则去了抗震前方，“兄弟

我在长沙为你祈福，向你致敬，向你行一个军礼！

尽管你一时看不到，军礼也不是很标准，但是我实

实在在的心意！”（《唐军，你一定要好好的》）侠之

大者，当有所为，也当有所不为。在别人眼里，长沙

橘子洲每周六晚的焰火晚会，或许是一道独特的城

市风景，可对唐珍名来说，则是心有郁结，不得不

发，如鲠在喉，不吐不快，对既劳民伤财又污染空气

的焰火晚会，他是这样评价的：

明后天晚上，肯定还会有感动，惊天动地！橘

子洲上的焰火特别准时，不呼之欲出，照例也要把

湘江两岸炸得体无完肤，照得如同白昼，也照例要

把我炸得心惊肉跳。老实说，平常我也爱看焰火，

但橘子洲每周的例行焰火我一次都不曾去看过。

那不是在放焰火，而是在烧钱啊！长沙市啊，求求

你别再烧了吧，钱实在多得没处花的话，就资助我

们几个贫困生！资助的名称我都替你们想好了

耶：“焰火基金”。［２］８２

我们看到，对当地政府美化政绩的面子工程，

唐珍名既表达出无情的讥讽，也透漏出一种心酸的

无奈来。尽管他自己爱看焰火，但周末的焰火“一

次都不曾去过”，在唐珍名看来，这种拿纳税人钱当

纸烧的挥霍浪费行为，或许就属于古人所谓的“非

礼勿视”之列———即使做不到规劝众生，至少自己

能做到“非礼勿视”。而唐珍名的无奈或在于，作为

一名普通的高校教师，他也只能做到“独善其身”。

我们看到，有的时候，唐珍名的家国之思，或熏染上

了湖南知识分子固有的霸气，而颇显得有辞气浮露

之意。以作者乘万吨巨轮拖家带口的那次旅行为

例，本该是游山玩水的散心之旅，可作者也处处不

忘家国之思：

这么些年来，因为黄海，中国也一直未能睡个

囫囵觉啊，特别是近代以来，黄海不仅热闹，而且波

涛汹涌。外国列强的船坚炮利，日俄之争的狼子野

心，犹在昨晚；甲午的涛声，马关的风云，犹在昨晚。

旅顺口的军港，是什么样的军港啊，为什么要把日

俄在中国大战的炮台作为纪念地而不是我们的屈

辱馆？而刘公岛上的甲午战争纪念馆，怎么也是纪

念馆呢？那场使得中国近代第一支海军全军覆没

的黄淮大战，不值得我们纪念，我们需要反思的是

反思，在屈辱中反思，在反思中崛起。我期待，在中

国诸如此类的纪念馆与纪念地要旗帜鲜明地统统

改为屈辱馆或者反思地！令人欣慰的是，在刘公岛

上，没有日文标记，因为我们的刘公岛不欢迎日

本人！［２］３００

尽管这段慷慨激昂的文字，明显流露出某种偏

激的民族主义的味道，但万吨巨轮上的心潮澎湃，

归来之后的言之切切，谁又会怀疑其情之真、其情

之深呢？我们看到，湖南人与生俱来的霸气，中国

当代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统一融合在了这位刚过

不惑之年的湖南知识分子身上。

《时光在陪伴中重生》虽是作者的日常博客文

集，但通读全书，那些明心见性的文字，既见有大丈

夫的侠骨义胆，也保有居家男人的似水柔情。在或

平淡如水、或华丽纷呈的文字中，我们看到的是一

个正气十足的侠士迎面站立了起来———这形象之

中，既包含有一个知识分子的担当自省，又有那种

农家寒门子弟的质朴。

参考文献：

［１］菲利普·拉库拉巴尔特，让吕克·南希．文学的绝对：
德国浪漫派文学理论［Ｍ］．张小鲁，李伯杰，李双志，
译．南京：译林出版社，２０１２：５２．

［２］唐珍名．时光在陪伴中重生［Ｍ］．长沙：湖南科学技术
出版社，２０１３．

［３］辛世俊．人圆佛成———佛教的人生观［Ｍ］．北京：宗教
文化出版社，２００６：１５６．

［４］林语堂．佛教，吾国与吾民［Ｍ］．南京：江苏文艺出版
社，２０１０：１２６．

［５］余英时．侠与中国文化［Ｍ］／／余英时．中国文化史通
释．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１１：３０５．

责任编辑：黄声波

６


